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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的是钱，还怕找不
到小白脸吗？”

“我长这么帅，还愁找不
到别人！”

昨天凌晨，溧水永阳镇一
家棋牌室内灯火通明，一名中
年妇女和一年轻男子吵得面
红耳赤，原来，男的是女的包
养的“二爷”，“二爷”沉迷于
赌博引起了富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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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丽今年45岁，是溧

水县城远近闻名的“款姐”，
丈夫常年在外地搞推销，一年
能寄回家几十万。夫妻俩在溧
水有好几套房子，刘美丽一个
人在家，虽然不愁吃不愁穿，
没事就去美美容打打牌，但是
生活得很单调，她总是跟别人
抱怨：“没有老公的日子真的

很无聊啊！”
李飞家住农村，前几年来

到溧水县城打工，今年不足
30岁，整天穿一双解放鞋，衣
服也很不合身，裤腿经常短了
一截，但是他高高大大，皮肤

也很白，是个标准的 “美男
子”。一次牌桌上的偶遇，刘
美丽认识了李飞，以后两人经
常搭档。

由于李飞没有正当工作，
手气也不好，经常有上顿没下
顿，刘美丽看在眼里，没事就

给李飞送点钱“解围”，一来二
去，拉近了两人的关系。刘美丽
有意无意地跟李飞哭诉，“我
老公常年不在家，我一个女人
家有很多重活都没人帮忙！”

李飞领会其意后，经常去
她家帮忙干活，顺便也 “提

示”刘美丽，“我没什么钱，就
是有一张好脸蛋，可是一直都
没人看上！”来往了一段日子
以后，2006年4月，两人正式
同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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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老公常年不在家，但

逢年过节也要回家的，为了协
调老公和情人的关系，刘美丽花
了一番心思，与李飞达成了默
契，“平时随叫随到，但是老公
在家的时候，双方不许联系。”

李飞自从跟了刘美丽，整
个人都“脱胎换骨”：刘美丽

带他去烫新发型，还给他买了
金戒指、名牌西装，从头到脚
进行了一番包装。李飞从一个

穷小子成了“阔少爷”，走到
哪里，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手

头也阔绰了不少，他当起了专
职“赌神”。

李飞虽好赌，可牌技臭，
经常一输就是几千，刘美丽只
得一次又一次地帮他还钱。
2007年春节，刘美丽算了一
下，光是赌债就替李飞还了快

10万，还不包括平时每个月
给的零用钱。
“你这样狂赌，我怎么吃

得消啊！”李飞如此不争气，
让刘美丽非常恼火，就在此
时，丈夫从外地回来，于是她
联系李飞，让他躲几天。

开始的几天，李飞还算老
实，可是时间一长，李飞积累
了一大笔赌债，于是他开始频
繁地给刘美丽打电话要钱，碍
于老公在家，刘美丽不敢发火。

春节过后，老公去外地做
生意，刘美丽和李飞重新住到

了一起，可这一次，两人之间
有了矛盾，三天两头就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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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李飞又背着刘

美丽偷偷来到了棋牌室，刘美
丽打电话叫他“回家”，他不
但不听，还挂了电话。刘美丽
气急败坏，立刻冲到棋牌室，
“我们有言在先的，你要随叫
随到，现在你翅膀硬了，叫你
回家都不听了。”

李飞理都不理，低着头继
续打麻将，看到李飞不买账，
刘美丽更加气愤，冲上去一把
抓住李飞，“你身上穿的衣服
鞋子，哪一样不是我买的？你以
前不过是个穷光蛋，跟了我才
像个人样，我就是图你年轻，指

望着你能经常陪陪我。”
“我花了这么多钱，养条

狗还会摇尾巴呢，你还不听
话，我要休了你。”刘美丽见
李飞还是没有反应，立刻拿出
“撒手锏”，没想到李飞满不

在乎地把麻将一丢，“我脸蛋
长得好，不愁没人要，你不想
要就靠边站。”

两人激烈的“口水战”，
让围观者纷纷摇头。“我有的
是钱，不怕找不到男人！”两
人吵了半小时后，刘美丽表示
要和李飞一刀两断，随后拂袖
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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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在外

面打拼，妻子在家照顾孩子，
对丈夫高度信任，钱财任其支
配。不料，一直以来，貌似忠厚
的丈夫，竟然在外偷偷有了
“相好”，最终还是一张取款
凭条，戳穿了丈夫的谎言。

王霞和陈程原是南京一

单位的同事。王霞天生丽质，
为人爽直；陈程是外地人，可
一直努力工作，很快成了单位
的中层干部。两人相互感觉很
好，顺理成章地谈起了恋爱。
1992年两人结婚，随后又生
了个女儿。

2001年左右，原单位倒
闭，但是陈程凭着自己的刻苦
能干，很快就承包起了工程，
王霞向来比较自立，也另外找

了个私营企业上班。
不久，陈程因为工作关系

去贵州。照顾家庭的担子就落
在了王霞的肩上，而陈程只要
人在贵州，几乎每天都要打电
话回家，跟妻子报个平安，再
暖言暖语地说几句，总能让王

霞热泪盈眶。
不过，也有联系不上的时

候。有一次，陈程一连十几天
没有音信，王霞也没有怀疑什
么。有一次，丈夫从贵州回来，

王霞偶然在丈夫的手机上发
现一条很肉麻的短信。王霞一

查号码，短信是刘静发来的，
这个女人是她和丈夫昔日的
同事。虽然刘静后来否认此
事，但是王霞心里还是产生了
一丝怀疑。

今年大年初七，王霞从丈
夫给的 1万元里发现一张取

款凭条，日期是 2月 15日，
地点是在月苑小区附近的建
设银行，取款额是两万。

按照丈夫的说法，2月15
日他不在南京，再说，跑到离
家那么远的地方取钱干什么？

王霞感觉不对劲，问起丈夫，
丈夫有点不高兴，说：“你没
有必要知道。”过了两天，陈
程突然从家里失踪了。孩子生
病了，王霞打电话到贵州，却
得知丈夫并没有回贵州。这一
次，王霞决定找出真相，她拿
着取款凭条和丈夫的照片去

月苑小区附近打听，果不其
然，有人见过陈程在某小区出
入，并且据称还交过物管费。

昨天凌晨，在该小区刘静
家中，王霞撞见丈夫和刘静只
穿着睡衣呆在一起。“什么都
不用再解释了，我们法庭

见！”王霞扔下话，转身就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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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岁的赵亮毕业于南
京某知名高校，大学毕业后
留校任教。1985年，时年
25岁的赵亮与也在南京工
作的同乡男青年孙成一起
参加一场联谊活动时，同时
认识了江北某医院护士陈

红。很快，陈红与孙成谈起
了恋爱，陈红只要做了好吃
的饭菜，总会邀请赵亮和孙
成一起去吃，他们开心地称
此为“快乐三人行”。

1988年 10月，陈红与
孙成结婚了。婚后第三个

月，孙成被厂里派到江西进
修半年。临行前，孙成请赵
亮好好照顾陈红，赵亮满口
答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赵亮与陈红的关系变得
暧昧起来。远在江西的孙成
对此自然不会知情，他更不

可能想到，自己不在南京的
日子里，赵亮多次上过属于
他的双人床。一直到孙成结
束进修回到南京，两人才不
得不减少了接触。1991年
8月底，陈红生下了一个七
斤多重的儿子小博。赵亮认

小博做了“干儿子”。
小博四岁时有一次发

高烧，被送到医院医治时，
查出血型与孙成夫妇都不
符。至此，陈红不得不说，
“这孩子其实是赵亮的。”
话还没说完，陈红脸上就挨

了重重的一巴掌。孙成气红
了眼，指着她的鼻子大骂一
通后，又冲到赵亮的单位大

吵大闹，弄得全系师生都来
看热闹。

赵亮说，起初他也不相
信这个孩子是他的骨肉，但
看看小博的长相，却与他真
的是非常像，特别是赵亮的
右耳后有一颗黑痣，而小博
的右耳后也恰巧有一颗。这
让赵亮无话可说了。

这样一闹，赵亮自然是
不好意思继续在学校工作
了。两个月后，他调到南京
一家化工企业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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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调走了，孙成心里

的气却仍难平息。事发后，
他向妻子提出离婚，但陈红
却死活不肯，哭着求丈夫
“再给我一次机会”。虽然
孙成最终同意暂时不离
婚，但他对小博却是打心
底里厌恶，经常含沙射影

地辱骂小博。有时陈红实
在看不下去了，帮小博辩
几句，孙成马上就讽刺她：
“是不是我说你儿子，你心
疼了？告诉你，不要以为撒
进我家地里的，就都是我的
庄稼！”

不仅如此，孙成还经常
借故对小博拳打脚踢，这让
赵亮更加在心里觉得亏欠
小博，只能隔三差五地给孩
子买点东西送过来，当然，
他每次都只敢送到小博学
校去。不懂事的小博因此非

常喜欢这个“唐叔叔”。
小博读四年级时，再次

因为一点小事被孙成狠狠
打了一顿。稚气的孩子哭着
抱住孙成的腿问：“爸爸，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正在
气头上的孙成回手就给了

小博一个耳光，厉声说：
“我不是你爸爸，‘唐叔
叔’才是你爸爸！”陈红一
听，急得当即拦住孙成的
话：“你胡说什么呀？”气头
上的孙成竟又重复了一遍：
“我根本没有胡说！”从那

以后，孙成动不动就会当面
告诉小博：“你是你妈和
‘唐叔叔’的私生子。”

有几次，小博向他要点
零钱买文具，孙成告诉他：
“找你爸爸要去。告诉你，
这些年你吃我的、喝我的，

我没找你要钱就不错了！”
有时小博学习上遇到不懂

的问题时，孙成也总是不耐
烦地说：“不要问我，我不
懂，我文化没你爸爸高，你
去找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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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儿子一天天消

沉，又气又急的陈红开始暗
暗怨恨起赵亮来。她觉得造
成今天的局面，赵亮有不可
推托的责任。2002年春节
的大年初五，陈红带着小博
跟赵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的长谈，希望赵亮出于对孩

子健康成长负责，担负起做
父亲的责任，这让赵亮非常
为难。

此时的赵亮已经结婚
并有了一个 10岁的儿子。
出于对自己从前越轨行为
的“忏悔”，这些年来赵亮

基本上都是将每月的所有
收入都交给了妻子，每次给
小博买东西的钱，都是他自
己积攒的零花钱。赵亮觉
得，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
是精力上，都不可能有能力
照顾小博，他的这番回答让

陈红很不高兴。她觉得，自
己这些年就是因为小博的
事，才在丈夫面前始终没办
法挺直腰杆，承受着精神上
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而赵
亮作为始作俑者，特别是身
为小博的“生父”，却像一

个旁观者似的，不尽任何
义务，对他们母子俩不闻
不问。尽管赵亮一再表示
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陈红坚持认为他是在
“推托责任”，两人为此不
欢而散。

此后，陈红不再直接与
赵亮接触，而是动不动就让
小博去赵亮的单位 “找爸
爸”。面对“自己的骨肉”，
赵亮总是尽最大可能给小
博买点好吃的，或者给他点
零花钱。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些做法给小博传
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
爸爸欠我很多年了，我跟他
要点钱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小博几乎每
个星期都要去找“生父”赵
亮一次。心里一直自觉愧对

这个孩子，赵亮每次至少会
给他50元钱，并带他到附

近的饭店去好好吃一顿。
有时遇到单位发水果什么
的，赵亮就让小博全都拿
走，然后自己再掏钱买一
份带回家。

为了省下钱来“补偿”
小博，赵亮戒掉了抽了近

20年的香烟，自己几乎舍
不得花一分钱。到今年4月
中旬，赵亮说自己共在小博
身上花了不下 10万元钱。
而小博每次拿到钱后，就是
到处充“大款”，还早早地
谈起了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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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 20日下午，

小博又发短信给赵亮提出
要钱，恰巧那天赵亮没带手
机，短信被他的妻子看到
了。如此，赵亮不得不坦白，
说自己有一个“私生子”。

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
赵亮妻子洪敏的心情可想

而知。吵过闹过之后，洪敏
同意配合丈夫处理好此事，
但前提是赵亮必须先与小
博、陈红三人去作个亲子鉴
定。拿到鉴定结果后，两家
再坐下来商量解决办法。

按照妻子的要求，赵

亮、小博、陈红三人来到江
苏省人民医院亲子鉴定中
心。5月24日，鉴定报告出
来了，证实赵亮与小博并没
有血缘关系！

拿到鉴定结果的那一
刻，赵亮的脑子里一片空

白。为了这个根本就不是儿
子的“私生子”，他白白做
了那么多年的 “顶缸父
亲”，并因此离开了自己喜
爱的大学校园和热爱的专
业，还花了十多万元的巨额
“补偿费”！ 赵亮永远不

会忘记，自从这个 “私生
子”曝光后，自己一边在妻
子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一边
在小博面前强作笑脸，不得
不成为他的“取款机”……
想到这里，赵亮终于控制不
住自己，当众失声痛哭起

来，揪着自己的头发说：
“真是报应啊！”（!"#

$&'(）
 G¡> ¢£

&lImnMo

pqr&st>uv

twCxyzut;&

{5KLM9b |mpC

}l5KLM9~��

�CnM������

<����M�C��

�_g��S��C�

��5KLM9���

���� |�pC�M

� ¡¢£¤C ¥l

5KLM9¦§¨<i

NS©ª« ¬­¬®S

nM¯°&±²C@

5¥¨i³´µ¶¶9

¤¥¦

&

§


